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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「把我的手放在心口上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价大学四年　目黑　有纪子
“目黑老师，请进！”随着这声音，我走进了教室。教室里有七十个学生端坐在那里，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。虽然他们叫我“老师”，但我们年龄是相仿的，而且这是我的人生里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。

    二〇〇七年，我去中国吉林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。刚到学校不久，我出乎意料地被吉林大学的老师选中当上了日语教师。从那时，我开始了与班上每一个中国学生心与心的交流。
    “五.一” 劳动节那天，班上一个学生请我去她家玩。她的爷爷是一位经历过日中战争的老人。当时我们一边看着电视里抗日战争题材的连续剧，老爷爷一边给我们讲述当时自己经历的事情。
爷爷问我：“小目黑，你看到了这些残酷的日军了吧？你对这场战争和满洲国有什么想法呢？”我无言以对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来说，也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中日之间的这段历史。而是作为一个日本人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向面前这个老人赔罪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眼泪落了下来，好不容易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“真是太对不起了。”
在场的所有人都微笑着对我说：“这不是在责怪你，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”最后，老爷爷在他战争时读过的一本书上写下了我的姓名和日期送给了我，并笑着对我说：“过去的历史无法改变，但也绝对不能忘记。我们中日友好的历史从今天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”临走时，老奶奶双手捧着我的脸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也是我们的孙女儿了。要记得你在中国也有爷爷、奶奶。希望你随时都回来看我们。”
    第二天，我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参观了沈阳的“九.一八博物馆”。看到这些展览，我内心深深地感到了对战争的愤怒和遗憾，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。

一个学生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们从小受着爱国主义教育，所以一直以来都很讨厌日本，但是，现在就不会了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我问她。她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日军虽然有过残酷的暴行，但是现在我感到其实作为人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特别是见到你以后，我更是这样认为了。”
最后一个展室里展出的是当时被迫学习日语的孩子们的照片。照片上原本应该是对将来充满希望的孩子们却表情暗淡。这是教育被权力利用的一段黑暗的历史。

    我想，我是决不会忘记六十年前的“亡国奴”教育中孩子们的脸庞的。因为今天，同样是在吉林这块土地上，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怀着中日友好的愿望，在听我上课的这么多双明亮的期待的眼睛。

最后一节课，我们一起唱了《樱花缘》这首歌。看着学生们努力抄写黑板上歌词的情景，我想到了将来会有千千万万为日中友好而奋斗的两国青年。我把每个学生的面容都刻在心里，并发誓一定要和他们在中国或日本再会。我马上就要毕业，走上社会了。无论何时，我都一定会为日中友好贡献一份力量而努力，与中国的爷爷、奶奶，还有那些学生们一起向前走。因为，当我把手放在自己心口上的时候，就能听到大家的声音回响在我的耳边：“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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